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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新
英
格
蘭
城
鎮
中
，
對
戰
事
的
狂
熱
節
節
升
高
，
我
們
是
一
批
從
普
拉
茨
堡
被
調
派
過
去
的
年
輕

軍
官
，
受
到
了
相
當
的
禮
遇
，
本
地
最
崇
高
之
士
紳
招
待
我
們
到
他
們
家
裡
，
使
我
們
自
己
覺
得
是
了
不

起
的
英
雄
好
漢
。
有
愛
情
、
歡
呼
、
戰
爭
等
，
熱
鬧
得
很
。
這
才
是
生
活
，
而
我
在
興
奮
之
中
發
現
了
烈

酒
。
我
忘
記
了
我
的
同
胞
關
於
飲
酒
的
強
力
警
告
與
偏
見
。
我
們
終
於
航
行
到
了
彼
岸
，
我
覺
得
非
常
孤

單
寂
寞
，
再
度
喝
起
來
。

我
們
在
英
國
登
陸
，
我
拜
訪
了
溫
徹
斯
特
大
教
堂
，
深
受
感
動
之
餘
，
我
在
教
堂
外
面
徘
徊
，
突
然

注
意
到
古
老
墓
碑
上
的
一
首
打
油
詩
：

漢
普
郡
戰
士
終
眠
於
此
，

濫
飲
啤
酒
使
得
他
早
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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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
阿
兵
哥
人
人
永
記
住
，

管
他
死
在
槍
下
或
酒
壺
。

好
不
吉
祥
的
警
告
，
但
我
並
未
遵
照
去
做
。

我
在
二
十
二
歲
時
，
以
參
加
海
外
戰
役
的
身
份
退
伍
，
終
於
返
回
家
鄉
。
我
幻
想
自
己
是
一
位
領

袖
，
畢
竟
我
的
砲
兵
們
特
別
稱
讚
我
，
不
是
嗎
？
我
以
為
我
的
領
導
天
分
，
將
使
我
成
為
大
企
業
的
領

袖
，
而
我
會
極
有
信
心
地
去
管
理
。

我
選
修
了
夜
校
的
法
律
課
程
，
而
且
被
一
家
保
證
公
司
指
定
為
調
查
員
。
追
求
成
功
的
過
程
已
在
進

行
中
。
我
要
向
世
人
證
明
我
的
重
要
性
。
我
的
工
作
使
我
邁
向
著
名
的
華
爾
街
，
而
我
漸
漸
地
對
於
股
票

市
場
感
到
興
趣
。
雖
然
有
許
多
人
虧
本
，
但
也
有
些
人
卻
變
成
非
常
富
有
。
難
道
我
不
會
嗎
？
除
了
法
律

之
外
，
我
也
攻
讀
經
濟
和
企
業
管
理
。
我
這
個
潛
在
性
的
酒
癮
患
者
，
幾
乎
不
能
通
過
法
律
課
程
。
在
期

末
考
試
的
某
一
天
，
我
爛
醉
如
泥
，
無
法
思
想
，
也
無
法
書
寫
。
雖
然
我
還
沒
不
斷
地
喝
酒
，
但
已
困
擾

了
我
的
妻
子
。
我
們
之
間
展
開
了
不
少
冗
長
的
對
話
，
為
了
安
撫
她
內
心
的
不
安
，
我
對
她
說
，
有
許
多

有
天
才
的
人
都
是
在
醉
酒
時
創
作
出
最
佳
的
計
劃
，
最
好
的
哲
學
思
維
也
是
這
樣
醞
釀
出
來
的
。

當
完
成
該
項
課
程
之
後
，
我
自
知
法
律
界
不
適
合
於
我
。
華
爾
街
的
股
市
大
動
亂
吸
引
了
我
的
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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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
，
企
業
及
財
經
界
的
領
袖
是
我
所
崇
拜
的
英
雄
。
在
這
種
酗
酒
與
投
機
混
合
生
活
之
中
，
我
便
是
開
始

製
造
一
種
武
器
，
有
朝
一
日
，
好
像
迴
力
標
一
樣
，
它
會
返
回
原
處
，
把
我
自
己
弄
得
粉
身
碎
骨
。
那
時

我
和
太
太
的
生
活
相
當
節
儉
，
我
們
儲
蓄
了
一
千
元
美
金
，
這
筆
儲
蓄
金
換
成
了
一
些
不
太
熱
門
的
低
價

股
票
，
我
認
為
有
一
天
這
些
股
票
值
會
暴
漲
，
而
且
我
沒
錯
。
我
雖
然
不
能
說
服
我
的
經
紀
友
人
派
我
去

視
察
有
關
工
廠
及
其
經
營
管
理
的
情
形
，
但
是
我
的
太
太
和
我
決
定
自
己
去
視
察
一
下
。
我
確
立
了
一
種

推
論
，
認
為
很
多
人
在
股
市
損
失
金
錢
，
是
由
於
對
市
場
不
熟
悉
。
後
來
，
我
發
現
了
更
多
的
理
由
。

我
們
辭
去
了
工
作
，
騎
上
一
部
摩
托
車
就
出
發
了
。
附
於
摩
托
車
旁
的
單
輪
側
車
內
，
塞
滿
了
帳

篷
、
毛
毯
、
一
些
更
換
的
衣
服
，
以
及
三
大
本
財
經
金
融
參
考
書
。
朋
友
們
認
為
我
們
是
在
發
神
經
病
，

或
許
他
們
是
對
的
。
我
在
股
市
投
機
買
賣
中
稍
有
成
就
，
所
以
我
們
存
了
一
點
錢
，
可
是
有
一
次
我
們
卻

在
一
家
農
場
工
作
了
一
個
月
，
為
了
避
免
動
用
這
筆
積
存
的
小
額
資
本
，
那
是
我
事
隔
多
年
最
後
一
次
付

出
勞
力
去
工
作
。
之
後
，
我
們
在
一
年
以
內
跑
遍
了
整
個
美
國
東
部
，
在
年
底
時
，
由
於
已
不
斷
向
華
爾

街
提
出
了
有
關
報
告
，
我
在
那
裡
贏
取
了
一
個
職
位
，
而
且
還
可
享
用
很
大
的
公
費
支
付
開
銷
。
後
來
有

機
會
行
使
了
一
項
股
票
選
擇
購
買
權
，
為
我
帶
來
了
更
多
的
金
錢
，
使
我
們
在
那
一
年
內
獲
得
了
數
千
美

元
的
利
潤
。

接
著
以
後
數
年
，
幸
運
之
神
一
路
上
賜
給
我
金
銀
財
寶
、
掌
聲
連
連
。
我
成
功
了
。
很
多
人
跟
隨
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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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判
斷
及
意
見
，
而
變
成
紙
上
的
百
萬
富
翁
。
二
十
年
代
後
期
的
好
景
不
停
地
上
揚
。
喝
酒
成
為
我
生
活

上
重
要
和
興
奮
的
一
部
分
。
城
中
演
奏
爵
士
樂
的
地
方
有
群
人
在
說
大
話
，
每
一
個
人
的
花
費
都
以
數
千

美
元
計
算
，
而
所
談
論
的
話
題
都
是
幾
百
萬
美
元
起
跳
的
大
數
目
，
嘲
笑
者
可
以
嘲
笑
，
不
管
他
們
。
我

結
交
了
一
大
群
泛
泛
之
交
的
朋
友
。

我
喝
酒
的
情
況
更
加
嚴
重
了
，
整
天
持
續
喝
酒
，
而
且
幾
乎
夜
夜
喝
酒
，
我
的
朋
友
們
群
起
抗
議
，

而
我
變
成
一
隻
孤
單
的
狼
。
在
我
們
華
麗
的
寓
所
中
，
有
過
許
多
不
愉
快
的
爭
執
。
不
貞
從
來
不
是
問

題
，
因
為
我
對
妻
子
十
分
忠
心
，
加
上
經
常
爛
醉
如
泥
，
更
使
我
遠
離
那
一
類
的
困
擾
了
。

一
九
二
九
年
，
我
興
起
了
高
爾
夫
球
熱
。
我
們
馬
上
前
往
鄉
下
，
我
的
太
太
在
一
旁
加
油
，
我
則
立

志
要
趕
上
高
球
名
家
的
球
藝
。
但
是
酒
精
趕
上
我
，
比
我
趕
上
那
些
名
家
快
的
多
了
。
我
開
始
在
每
天
早

晨
神
經
過
敏
。
打
高
爾
夫
球
允
許
每
天
每
夜
喝
酒
。
在
這
片
高
級
的
球
場
上
，
可
以
隨
意
走
動
，
享
受
心

中
的
活
力
。
我
的
皮
膚
曬
得
棕
黑
，
像
有
錢
人
似
的
。
當
地
銀
行
家
看
著
我
大
額
支
票
的
進
進
出
出
，
不

免
感
到
有
點
懷
疑
。

一
九
二
九
年
十
月
，
紐
約
股
票
交
易
市
場
突
告
崩
盤
，
過
了
那
混
亂
時
期
的
一
天
之
後
，
我
從
一
家

大
飯
店
的
酒
吧
，
搖
搖
擺
擺
地
走
到
一
家
經
紀
人
的
辦
公
室
，
那
時
是
八
點
鐘
，
股
票
市
場
收
市
後
五
小

時
。
股
票
行
情
自
動
指
示
器
還
在
叮
噹
的
響
個
不
停
，
我
注
視
著
一
條
一
吋
的
紙
帶
，
上
面
寫
著
﹁
某
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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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
票
三
十
二
元
﹂，
那
天
早
上
報
價
為
五
十
二
元
。
我
完
蛋
了
，
我
的
許
多
朋
友
也
完
蛋
了
。
報
紙
上
報

導
有
許
多
人
從
金
融
中
心
的
高
樓
跳
下
來
，
這
些
消
息
使
我
大
感
厭
惡
，
我
不
會
跳
樓
，
遂
又
返
回
酒
吧

喝
酒
。
從
十
點
鐘
以
後
，
我
朋
友
們
已
經
損
失
了
好
幾
百
萬
美
元
，
這
又
有
什
麼
相
干
呢
？
明
天
又
是
另

一
天
。
當
我
一
直
喝
酒
的
時
候
，
那
好
勝
的
心
態
又
死
灰
復
燃
。

第
二
天
早
晨
，
我
打
電
話
給
蒙
特
利
爾
的
一
位
朋
友
，
他
還
是
很
有
錢
，
並
且
認
為
我
最
好
到
加
拿

大
去
。
次
年
春
天
，
我
們
又
按
照
所
習
慣
的
方
式
生
活
，
我
覺
得
像
似
拿
破
倫
從
艾
爾
巴
島
返
回
自
己
的

國
土
一
般
，
我
將
不
會
被
流
放
於
聖
海
倫
娜
島
！
可
是
我
喝
酒
又
發
生
狀
況
了
，
我
那
位
慷
慨
大
方
的
朋

友
不
得
不
要
我
離
開
。
這
次
我
們
真
的
破
產
了
。

我
們
就
前
去
投
靠
太
太
的
娘
家
。
我
找
到
了
一
份
工
作
，
然
後
又
因
與
一
位
計
程
車
司
機
爭
吵
而
失

去
了
這
份
工
作
。
老
天
可
憐
，
沒
有
人
能
料
想
到
我
會
連
續
五
年
失
業
，
而
且
都
在
醉
酒
的
狀
態
中
，
幾

乎
沒
有
一
刻
清
醒
過
。
我
的
太
太
開
始
在
一
家
百
貨
公
司
工
作
，
她
每
天
拖
著
疲
憊
的
身
子
回
家
，
看
到

的
卻
是
爛
醉
如
泥
的
我
。
在
股
票
經
紀
人
營
業
處
，
我
是
一
位
不
受
歡
迎
的
閒
蕩
者
。

酒
精
對
我
來
說
不
再
是
一
種
奢
侈
品
，
它
已
成
為
一
種
必
需
品
。
私
釀
的
杜
松
子
酒
，
一
天
兩
瓶
，

而
且
有
時
一
天
三
瓶
，
變
成
日
常
的
例
行
需
要
。
有
時
候
，
一
筆
小
交
易
讓
我
賺
個
幾
百
元
，
而
我
就
到

酒
吧
及
賣
熟
菜
的
商
店
去
付
賬
。
這
樣
無
止
盡
的
持
續
下
去
，
而
我
開
始
每
天
很
早
就
醒
來
，
全
身
發
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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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
很
厲
害
。
我
必
須
先
喝
一
大
杯
杜
松
子
酒
，
再
加
上
半
打
啤
酒
，
然
後
才
能
吃
早
餐
。
不
過
，
我
仍
然

以
為
我
會
控
制
這
種
情
況
，
而
且
其
間
也
有
保
持
清
醒
的
時
候
，
使
我
的
太
太
又
重
新
獲
得
希
望
。

漸
漸
地
，
事
情
越
變
越
糟
，
分
期
付
款
的
房
子
被
拿
回
去
了
，
我
的
岳
母
去
世
了
，
我
的
太
太
和
岳

父
病
了
。

之
後
，
我
獲
得
了
一
項
很
有
前
途
的
事
業
機
會
，
股
票
降
至
一
九
三
二
年
的
低
點
，
不
知
怎
麼
的
，

我
成
立
了
一
組
人
買
股
票
。
本
來
我
可
以
賺
到
一
筆
優
厚
的
利
潤
，
偏
偏
我
又
跑
去
狂
飲
，
得
手
的
機
會

因
此
而
錯
失
了
。

我
醒
悟
了
過
來
，
這
必
須
停
止
，
我
明
白
我
甚
至
連
一
杯
酒
也
不
能
喝
，
我
從
此
永
遠
不
再
喝
。
以

前
，
我
曾
經
寫
下
了
許
多
甜
蜜
的
承
諾
，
但
這
次
我
太
太
快
樂
地
察
覺
出
我
是
真
心
的
。
我
真
的
是
。

不
久
以
後
，
我
喝
醉
了
回
家
，
這
次
對
酒
精
沒
有
任
何
抗
拒
。
我
的
高
度
決
心
到
哪
兒
去
呢
？
我
就

是
不
知
道
。
我
甚
至
於
連
想
都
沒
想
到
，
有
人
給
我
一
杯
酒
，
我
就
照
喝
不
誤
。
我
瘋
了
嗎
？
我
開
始
感

到
懷
疑
，
因
為
我
這
樣
毫
無
思
考
能
力
簡
直
就
像
發
瘋
的
樣
子
。

我
又
重
新
立
定
志
願
，
再
度
嘗
試
。
過
了
一
段
時
間
，
我
的
自
信
漸
漸
變
成
自
大
，
我
對
釀
酒
廠
可

以
一
笑
置
之
，
現
在
我
有
辦
法
了
！
有
一
天
，
我
走
進
一
家
餐
館
打
電
話
，
很
快
的
，
我
在
酒
吧
敲
打
著

櫃
檯
，
自
問
這
是
怎
麼
發
生
的
。
威
士
忌
酒
沖
上
了
腦
海
時
，
我
告
訴
自
己
說
，
下
次
我
會
處
理
的
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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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
，
但
這
次
不
妨
喝
個
痛
快
再
說
吧
。
我
真
的
喝
了
不
少
。

次
日
早
晨
的
後
悔
、
恐
懼
和
絕
望
的
感
覺
，
真
是
令
人
難
以
忘
懷
，
戰
鬥
的
勇
氣
已
喪
失
殆
盡
。
腦

子
裡
的
念
頭
不
停
打
轉
，
無
法
控
制
，
心
裡
充
滿
著
大
難
臨
頭
的
恐
懼
。
我
幾
乎
不
敢
橫
過
街
道
，
唯
恐

跌
倒
而
被
一
大
清
早
的
卡
車
輾
過
，
因
為
那
時
天
色
尚
未
十
分
明
亮
。
一
家
通
宵
營
業
的
商
店
提
供
給
我

十
二
大
杯
淡
色
啤
酒
，
使
我
痛
苦
的
神
經
終
於
平
靜
下
來
了
。
一
份
晨
報
告
訴
我
，
股
市
又
在
走
下
坡

了
。
我
本
人
也
在
走
下
坡
。
市
場
還
會
復
原
，
可
是
我
卻
不
會
康
復
了
，
那
是
令
人
難
受
的
想
法
。
我
應

該
自
殺
嗎
？
不
，
不
是
現
在
。
這
時
候
，
困
惑
的
感
覺
籠
罩
於
腦
海
中
，
喝
杜
松
子
酒
是
解
決
的
辦
法
，

於
是
又
來
兩
瓶
，
至
此
，
我
又
陷
入
茫
然
無
知
覺
的
情
況
中
。

人
的
頭
腦
和
身
體
真
是
奇
妙
的
機
器
，
我
的
身
心
又
再
忍
受
兩
年
這
樣
的
痛
苦
。
有
時
候
，
當
我
內

心
面
對
著
早
晨
的
恐
懼
和
錯
亂
，
我
偷
取
太
太
錢
包
裡
微
薄
的
金
錢
。
更
甚
者
，
我
有
時
搖
搖
擺
擺
站
在

一
扇
敞
開
的
窗
戶
前
面
，
或
是
在
裝
有
毒
藥
的
藥
櫃
前
面
，
自
言
自
語
詛
咒
自
己
是
一
個
弱
者
。
我
太
太

和
我
設
法
逃
避
，
從
城
市
到
鄉
下
，
往
返
不
已
。
後
來
，
有
一
天
晚
上
，
我
的
身
心
受
到
那
麼
大
的
折

磨
，
我
害
怕
自
己
會
連
人
帶
窗
一
起
衝
下
去
。
不
知
怎
麼
的
，
我
把
床
墊
拿
到
樓
下
去
，
免
得
突
然
跳
出

去
。
跟
著
有
一
位
醫
生
過
來
，
開
了
一
服
很
重
的
鎮
靜
劑
給
我
。
第
二
天
，
我
同
時
喝
杜
松
子
酒
又
服
用

鎮
靜
劑
，
這
種
混
合
的
方
式
，
很
快
就
使
我
觸
礁
了
。
別
人
擔
心
我
的
精
神
不
正
常
，
我
自
己
也
很
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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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
。
當
我
喝
酒
時
，
幾
乎
不
吃
什
麼
東
西
，
而
我
比
標
準
體
重
少
了
四
十
磅
。

我
的
內
兄
是
醫
生
，
由
於
他
的
好
心
，
以
及
我
母
親
的
仁
慈
，
我
住
進
了
全
國
著
名
的
醫
院
，
接
受

酒
癮
患
者
的
身
心
復
健
治
療
。
在
所
謂
的
﹁
癲
茄
製
劑
﹂
治
療
之
下
，
我
的
頭
腦
恢
復
清
醒
。
水
療
法
和

溫
和
的
運
動
也
很
有
幫
助
。
最
重
要
的
，
我
遇
見
了
一
位
仁
善
的
醫
師
，
他
向
我
說
明
，
雖
然
我
確
實
表

現
得
很
自
私
和
愚
蠢
，
可
是
我
也
患
有
一
種
嚴
重
傷
害
身
心
的
疾
病
。

我
稍
微
安
心
地
明
白
到
，
酒
癮
患
者
對
於
酒
精
的
抗
拒
，
意
志
力
大
為
脆
弱
，
即
使
在
其
他
方
面
意

志
力
仍
然
很
強
。
對
於
我
在
極
度
渴
望
戒
酒
之
際
卻
採
取
那
些
難
以
置
信
的
行
為
而
言
，
終
於
找
出
原

因
。
我
已
更
加
了
解
自
己
，
就
抱
著
很
大
的
希
望
而
勇
往
直
前
。
有
三
、
四
個
月
的
時
間
，
一
切
過
得
很

順
利
，
我
定
期
前
往
城
鎮
，
甚
至
於
還
賺
了
一
些
錢
。
這
一
定
是
答
案
：
自
知
之
明
。

但
它
並
非
答
案
，
因
為
可
怕
的
一
天
又
來
臨
了
，
我
又
再
度
喝
酒
了
。
我
的
身
心
健
康
情
況
猶
如
滑

雪
跳
檯
一
般
，
突
然
垂
直
而
下
。
過
了
一
段
時
間
，
我
回
到
了
醫
院
。
我
覺
得
一
切
都
完
了
。
有
人
告
訴

疲
憊
而
絕
望
的
太
太
，
說
我
在
發
狂
譫
妄
時
一
定
會
心
臟
衰
竭
，
要
不
然
在
一
年
之
內
腦
子
會
受
損
，
她

很
快
必
須
把
我
送
到
殯
儀
館
或
瘋
人
院
去
。

他
們
不
需
要
告
訴
我
，
我
早
已
明
白
，
而
且
趨
於
接
納
這
種
想
法
。
這
對
於
我
的
自
尊
心
是
一
個
嚴

重
的
打
擊
。
我
曾
經
自
視
甚
高
，
確
信
自
己
有
克
服
各
種
困
難
的
能
耐
，
終
於
被
逼
至
絕
路
，
而
現
在
會

四
○

戒
酒
無
名
會

❖



陷
入
黑
暗
之
中
，
加
入
酒
鬼
綿
延
不
斷
的
行
列
。
我
想
到
我
可
憐
的
太
太
，
畢
竟
我
們
也
有
過
幸
福
愉
快

的
日
子
。
我
真
心
希
望
可
以
做
些
補
償
，
只
是
現
在
一
切
都
完
了
。

在
那
痛
苦
的
自
憐
深
淵
中
，
孤
獨
與
絕
望
的
感
受
，
絕
非
筆
墨
所
能
形
容
。
流
沙
從
四
面
八
方
襲

來
，
把
我
團
團
圍
住
。
我
遇
到
了
不
能
征
服
的
對
手
。
我
已
被
打
敗
。
酒
精
是
我
的
主
人
。

全
身
顫
抖
，
精
神
頹
喪
，
我
從
醫
院
走
出
來
。
恐
懼
之
心
使
我
短
暫
清
醒
，
然
後
想
喝
第
一
杯
酒
的

瘋
狂
不
知
不
覺
又
上
來
了
，
而
在
一
九
三
四
年
停
戰
紀
念
日
，
我
又
再
度
開
始
喝
了
，
人
人
都
確
信
我
會

被
關
起
來
，
要
不
然
一
定
會
有
可
悲
的
結
局
。
黎
明
之
前
，
是
多
麼
黑
暗
！
實
際
上
，
這
是
我
最
後
一
次

縱
飲
的
開
始
。
不
久
之
後
，
我
進
入
了
我
所
謂
的
﹁
存
在
的
第
四
度
空
間
﹂
之
中
，
我
體
會
到
幸
福
、
平

安
及
實
用
的
生
活
，
隨
著
時
光
的
流
逝
，
這
種
生
活
方
式
越
來
越
奇
妙
。

在
寒
冷
的
十
一
月
底
，
我
坐
在
我
的
廚
房
裡
面
喝
酒
，
我
以
相
當
滿
意
的
心
情
想
到
家
裡
放
有
足
夠

的
杜
松
子
酒
，
我
可
以
兩
天
不
斷
糧
。
我
的
太
太
在
上
班
。
我
想
著
自
己
敢
不
敢
在
我
們
的
床
頭
附
近
藏

一
瓶
杜
松
子
酒
，
在
天
亮
以
前
我
就
需
要
它
。

我
的
沉
默
被
電
話
打
斷
了
，
一
位
老
同
學
愉
快
的
聲
音
問
我
可
不
可
以
讓
他
過
來
。
他
竟
然
是
清
醒

的
，
這
麼
多
年
來
，
我
不
記
得
他
曾
經
清
醒
著
來
到
紐
約
，
令
我
感
到
驚
訝
。
謠
言
說
他
中
了
酒
毒
而
神

智
不
清
，
因
而
被
監
禁
起
來
。
我
覺
得
奇
怪
，
他
究
竟
怎
麼
脫
逃
的
？
當
然
他
要
來
吃
晚
飯
，
然
後
我
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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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和
他
開
懷
暢
飲
。
我
忘
了
為
他
的
福
利
著
想
，
只
是
急
欲
於
捕
捉
昔
日
的
歡
樂
氣
息
。
我
記
得
有
一
次

我
們
兩
人
包
一
架
飛
機
，
只
為
了
喝
個
大
醉
。
在
這
百
無
聊
賴
的
無
望
沙
漠
中
，
他
的
來
臨
無
異
於
是
一

片
綠
洲
，
真
是
一
片
綠
洲
！
喝
酒
的
人
就
像
那
樣
。

門
開
了
，
他
站
在
那
裡
，
他
的
皮
膚
紅
潤
，
精
神
奕
奕
，
眼
睛
炯
炯
有
神
，
與
從
前
大
不
相
同
，
到

底
發
生
了
什
麼
事
呢
？

我
從
桌
面
上
推
了
一
杯
酒
過
去
，
他
拒
絕
了
。
我
感
到
既
失
望
又
好
奇
，
到
底
是
怎
麼
回
事
，
他
已

判
若
兩
人
。

﹁
來
吧
，
究
竟
怎
麼
回
事
呢
？
﹂
我
問
道
。

他
兩
眼
直
視
著
我
，
微
笑
著
說
：
﹁
我
信
了
宗
教
。
﹂

我
簡
直
嚇
呆
了
。
事
情
原
來
如
此
，
去
年
夏
天
他
是
一
個
狂
想
的
酒
鬼
，
現
在
我
猜
想
他
是
宗
教

狂
。
他
的
眼
光
閃
閃
發
亮
，
這
個
傢
伙
實
在
很
激
情
。
不
過
，
他
是
好
心
的
，
他
要
口
出
狂
言
就
讓
他
做

吧
！
反
正
，
我
的
杜
松
子
酒
會
比
他
說
教
撐
得
更
久
。

可
是
，
他
並
沒
有
狂
言
壯
語
。
他
以
實
在
的
說
法
，
講
述
兩
個
人
怎
樣
出
現
於
法
庭
，
說
服
法
官
暫

緩
他
的
刑
責
。
他
們
告
訴
他
有
關
一
種
簡
單
的
宗
教
道
理
，
和
一
個
實
用
的
行
動
計
劃
。
那
只
是
兩
個
月

以
前
的
事
，
而
結
果
是
很
顯
然
的
，
它
果
然
有
效
！

四
二

戒
酒
無
名
會

❖



他
要
把
他
的
經
驗
傳
遞
給
我
，
如
果
我
想
要
擁
有
它
的
話
。
我
大
吃
一
驚
，
但
是
感
到
頗
有
興
趣
。

的
確
，
我
很
感
興
趣
，
我
不
得
不
如
此
，
因
為
我
已
沒
有
希
望
了
。

他
講
了
好
幾
個
小
時
。
我
回
憶
起
童
年
時
代
的
生
活
。
我
幾
乎
可
以
聽
到
當
時
講
道
者
的
聲
音
，
像

在
寧
靜
的
星
期
日
，
我
坐
在
位
於
較
遠
的
小
山
丘
傾
聽
的
情
形
一
樣
。
曾
有
人
提
出
禁
酒
的
誓
約
，
可
是

我
並
未
簽
名
表
示
贊
同
。
我
的
祖
父
不
帶
惡
意
地
責
備
某
些
教
會
人
士
及
他
們
的
行
為
。
他
堅
信
，
天
體

運
行
真
的
發
出
樂
聲
，
但
不
相
信
傳
道
士
有
權
力
教
他
該
如
何
去
聽
。
在
他
去
世
之
前
，
他
仍
然
毫
無
畏

懼
地
說
這
些
事
情
。
往
事
歷
歷
如
昨
，
使
我
幾
乎
難
以
下
嚥
。

戰
爭
期
間
於
溫
徹
斯
特
大
教
堂
的
那
一
幕
，
又
浮
現
於
我
的
腦
際
。

我
一
直
相
信
，
冥
冥
中
有
一
個
超
越
我
自
己
的
力
量
。
我
常
常
想
到
這
些
事
情
。
我
並
不
是
無
神
論

者
，
很
少
有
人
是
真
正
的
無
神
論
者
，
因
為
這
意
味
著
是
盲
目
地
相
信
一
種
非
常
奇
怪
的
主
張
，
認
為
這

個
宇
宙
起
源
於
零
，
而
毫
無
目
的
，
不
知
要
衝
向
何
處
。
在
知
識
界
，
我
所
崇
拜
的
英
雄
，
諸
如
化
學

家
、
天
文
學
家
，
甚
至
於
進
化
論
者
，
都
曾
提
過
宇
宙
間
有
巨
大
的
定
律
和
力
量
在
運
轉
。
儘
管
有
許
多

相
反
的
跡
象
，
但
我
幾
乎
不
曾
懷
疑
過
宇
宙
間
有
一
種
偉
大
的
目
的
和
節
奏
做
基
礎
。
怎
麼
可
能
有
這
麼

多
精
確
而
不
可
改
變
的
定
律
，
而
沒
有
智
慧
？
我
就
是
不
得
不
相
信
﹁
宇
宙
的
神
明
﹂，
祂
不
受
時
間
的

限
制
，
也
不
受
任
何
的
限
制
。
但
是
我
的
想
法
僅
止
於
此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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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與
神
職
人
員
和
所
有
的
宗
教
就
在
這
一
點
上
分
道
揚
鑣
。
每
當
他
們
向
我
談
到
一
個
我
個
人
的
上

蒼
，
祂
是
愛
、
具
有
超
人
的
力
量
以
及
會
引
導
我
，
我
就
變
得
非
常
不
耐
，
我
的
心
扉
緊
閉
，
容
不
下
這

種
理
論
。

至
於
耶
穌
基
督
，
我
確
認
祂
是
一
位
偉
人
，
但
曾
信
仰
祂
的
人
卻
沒
有
緊
跟
隨
著
祂
。
祂
關
於
倫
理

道
德
的
教
訓
是
最
優
秀
的
。
對
我
自
己
來
說
，
我
只
採
納
了
那
些
看
來
很
方
便
而
實
行
起
來
不
太
困
難
的

部
分
，
其
餘
的
我
一
概
置
之
不
理
。

曾
經
打
過
的
戰
爭
以
及
因
宗
教
爭
論
而
引
起
的
殺
人
放
火
及
奸
詐
手
段
等
，
都
使
我
深
感
厭
煩
。
我

懷
疑
，
人
類
各
種
宗
教
可
真
有
過
什
麼
益
處
？
以
我
從
歐
洲
所
看
到
的
來
判
斷
，
在
人
間
各
種
事
務
方

面
，
上
蒼
的
力
量
微
乎
其
微
，
所
謂
的
﹁
四
海
之
內
皆
兄
弟
﹂
的
道
理
，
成
為
一
則
殘
酷
的
笑
話
。
假
如

有
魔
鬼
的
話
，
他
似
乎
就
是
宇
宙
的
老
闆
。
而
他
確
實
攫
取
了
我
。

但
是
，
我
的
朋
友
坐
在
我
的
面
前
，
他
坦
率
宣
稱
，
上
蒼
已
為
他
完
成
了
自
己
做
不
到
的
事
。
他
人

性
方
面
的
意
志
力
曾
經
失
敗
過
。
許
多
醫
生
都
宣
佈
他
無
可
救
藥
了
。
社
會
差
一
點
把
他
關
起
來
。
就
像

我
本
人
一
樣
，
他
承
認
完
全
失
敗
了
。
然
而
，
實
際
上
，
他
已
經
從
死
亡
中
被
救
回
，
突
然
間
從
一
堆
廢

物
中
被
撿
出
來
，
過
著
一
種
他
自
己
從
未
體
會
的
美
好
生
活
！

這
個
力
量
是
起
源
於
他
本
身
嗎
？
顯
然
不
是
，
那
時
候
他
本
人
並
沒
有
比
現
在
的
我
更
有
力
量
，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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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什
麼
力
量
都
沒
有
。

那
個
問
題
難
倒
了
我
。
我
開
始
覺
得
宗
教
人
士
畢
竟
是
對
的
。
在
這
裡
有
某
種
力
量
正
在
人
心
深
處

運
作
，
完
成
了
原
來
不
可
能
的
事
情
。
我
對
於
奇
蹟
的
看
法
，
也
就
在
那
個
時
候
徹
底
的
改
變
。
不
用
說

古
老
的
過
去
，
眼
前
在
餐
桌
前
面
座
位
上
的
，
正
是
一
個
奇
蹟
，
他
疾
呼
著
偉
大
的
消
息
。

我
看
到
了
我
的
朋
友
不
僅
是
內
在
精
神
的
重
整
而
已
，
他
處
於
一
個
大
不
相
同
的
立
足
點
上
，
他
的

根
抓
住
了
一
把
新
的
土
壤
。

儘
管
我
的
朋
友
給
我
樹
立
了
一
個
活
生
生
的
榜
樣
，
但
我
心
中
仍
然
存
有
一
種
陳
舊
的
偏
見
。
只
要

有
人
提
到
上
蒼
一
詞
，
依
舊
會
引
起
我
的
反
感
。
每
當
有
人
向
我
提
議
宇
宙
間
可
能
有
一
個
我
個
人
的
上

蒼
存
在
，
我
的
反
感
就
更
加
強
了
，
我
不
喜
歡
這
種
想
法
。
我
寧
願
認
為
宇
宙
間
有
所
謂
﹁
創
造
的
大
智

者
﹂、
﹁
宇
宙
的
偉
大
心
靈
﹂
或
﹁
大
自
然
之
神
﹂，
但
是
我
反
對
把
祂
當
作
﹁
天
堂
的
沙
皇
﹂
來
看
待
，

姑
不
論
祂
的
統
治
是
多
麼
富
有
愛
心
。
後
來
，
我
曾
與
許
多
人
談
論
過
這
個
問
題
，
他
們
的
看
法
與
我
相

同
。

當
時
，
我
的
朋
友
向
我
建
議
的
，
似
乎
是
一
項
嶄
新
的
觀
念
。
他
說
：
﹁

﹂

那
一
句
話
深
深
擊
中
了
我
的
要
害
，
它
溶
化
了
理
智
的
冰
山
，
我
曾
經
在
這
座
冰
山
的
陰
影
中
顫
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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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
許
多
年
。
我
終
於
站
在
明
亮
的
陽
光
底
下
。

。
我
明
白
，
可
以
從
那
一
點
開
始
成
長
。
在
一
個
完
全
意
願
的
基
礎
上
，
我
可
以
建
立

起
在
我
朋
友
身
上
所
看
的
。
我
要
不
要
擁
有
這
一
切
呢
？
當
然
要
！

因
此
，
我
相
信
，
當
人
有
足
夠
的
意
願
時
，
一
定
會
得
到
上
蒼
的
關
愛
。
我
終
於
看
到
了
、
感
覺
到

了
、
也
相
信
了
。
我
眼
中
原
先
存
有
的
驕
傲
與
偏
見
已
不
復
存
在
。
一
個
嶄
新
的
世
界
展
現
在
我
的
眼

前
。

我
突
然
領
悟
到
當
年
在
大
教
堂
所
體
驗
的
真
正
意
義
。
我
曾
經
短
暫
地
感
到
我
需
要
依
靠
上
蒼
。
我

以
謙
卑
的
心
理
渴
望
祂
與
我
同
在
，
而
祂
真
的
來
臨
了
。
可
是
不
久
，
上
蒼
臨
在
的
感
覺
被
世
俗
的
喧
囂

破
壞
殆
盡
，
這
些
喧
囂
多
半
是
源
自
於
我
本
身
，
長
久
以
來
，
一
直
如
此
。
我
是
多
麼
的
盲
目
！

在
醫
院
時
，
我
最
後
一
次
與
酒
精
隔
離
。
接
受
治
療
似
乎
是
明
智
的
，
因
為
我
有
發
狂
譫
妄
的
徵

兆
。

在
那
裡
，
我
謙
卑
地
把
自
己
奉
獻
給
我
所
認
識
的
上
蒼
，
按
照
祂
的
意
思
去
做
。
我
毫
無
保
留
地
接

受
祂
的
照
顧
與
指
導
。
我
第
一
次
承
認
我
自
己
什
麼
都
不
是
，
若
是
沒
有
祂
，
我
便
完
全
迷
失
。
我
毫
無

留
情
地
面
對
我
所
犯
的
諸
多
過
失
，
並
且
非
常
樂
於
請
我
這
位
新
發
現
的
﹁
朋
友
﹂，
把
我
這
許
多
過
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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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
根
帶
頭
拔
除
乾
淨
。
從
此
，
我
滴
酒
不
沾
。

我
的
同
學
來
看
我
，
我
向
他
傾
訴
我
所
遇
到
的
困
難
和
所
犯
的
許
多
毛
病
。
我
們
列
了
一
張
表
，
寫

明
我
曾
經
傷
害
過
的
人
，
或
是
我
所
怨
恨
的
人
。
我
表
明
樂
意
接
近
這
些
人
，
向
他
們
坦
承
我
的
過
失
。

我
絕
不
批
評
他
們
。
我
要
盡
可
能
改
正
我
的
過
失
且
作
出
補
償
。

我
要
用
內
心
對
上
蒼
的
新
意
識
來
衡
量
我
的
思
想
，
如
此
一
來
普
通
的
常
識
就
變
成
非
比
尋
常
的
知

識
。
每
當
我
心
中
一
有
疑
慮
，
就
靜
靜
地
坐
著
，
請
求
上
蒼
的
指
導
和
力
量
，
使
我
遵
從
祂
的
意
思
來
面

對
各
種
問
題
。
我
不
為
我
自
己
祈
求
，
除
非
這
樣
祈
求
是
有
益
於
他
人
，
僅
有
如
此
，
我
才
能
期
待
得

到
，
然
而
得
到
的
卻
是
非
常
的
多
。

我
的
朋
友
對
我
承
諾
，
一
旦
我
完
成
了
這
些
事
情
，
必
將
與
上
蒼
建
立
新
的
關
係
，
就
會
奠
定
新
生

活
的
基
礎
，
而
能
應
付
我
所
有
的
問
題
。
信
賴
上
蒼
的
力
量
，
加
上
足
夠
的
意
願
、
誠
實
與
謙
虛
，
來
建

立
並
維
持
各
種
事
物
的
新
秩
序
，
乃
是
基
本
的
條
件
。

話
雖
簡
單
但
做
便
不
容
易
，
凡
事
都
要
付
出
代
價
，
那
就
意
謂
著
要
解
除
以
自
我
為
中
心
的
心
態
。

我
必
須
把
一
切
事
物
託
付
給
上
蒼
，
只
有
祂
才
是
光
明
之
父
，
祂
主
宰
宇
宙
間
的
萬
事
萬
物
。

這
些
都
是
巨
大
的
、
革
命
性
的
建
議
，
但
是
一
旦
完
全
接
受
了
，
效
果
非
常
快
速
而
顯
著
。
有
一
種

勝
利
的
感
覺
，
緊
接
著
是
我
從
未
有
過
的
安
寧
與
平
安
。
我
的
心
中
充
滿
著
信
心
。
就
像
山
頂
的
風
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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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
，
我
覺
得
精
神
振
奮
、
神
采
飛
揚
。
上
蒼
親
臨
於
大
多
數
人
的
身
上
，
都
是
採
取
漸
進
的
方
式
，
可
是

祂
對
我
的
影
響
，
卻
是
那
樣
突
然
而
深
刻
。

我
一
度
十
分
緊
張
，
並
叫
來
我
的
醫
生
朋
友
，
問
他
看
看
我
是
否
保
持
神
智
清
明
。
他
以
驚
奇
的
態

度
傾
聽
我
說
話
。

最
後
，
他
搖
著
頭
說
：
﹁
你
發
生
的
這
些
事
情
，
是
我
不
了
解
的
，
但
是
你
最
好
繼
續
努
力
去
做
。

總
比
你
以
前
的
情
況
好
多
了
。
﹂
如
今
這
位
優
秀
醫
師
常
看
到
獲
得
這
種
體
驗
的
病
人
，
他
知
道
這
種
體

驗
是
真
實
的
。

當
我
躺
在
醫
院
時
，
我
想
到
成
千
上
萬
失
望
灰
心
的
酒
癮
患
者
，
他
們
可
能
會
想
要
獲
得
我
平
白
領

受
的
體
驗
，
或
許
我
可
以
幫
助
他
們
其
中
的
某
些
人
，
而
他
們
又
可
以
轉
而
幫
助
其
他
人
。

我
的
朋
友
特
別
強
調
，
在
我
所
有
日
常
生
活
的
事
務
上
，
絕
對
需
要
顯
示
這
些
原
則
。
尤
其
重
要
的

是
，
從
事
協
助
別
人
的
工
作
，
就
像
他
協
助
我
一
樣
。
他
說
，
沒
有
行
動
的
信
仰
是
死
的
，
而
對
於
酒
癮

患
者
來
說
，
這
句
話
是
多
麼
的
真
切
！
因
為
，
假
如
一
個
酒
癮
患
者
，
不
透
過
為
他
人
的
自
我
犧
牲
和
服

務
，
來
改
進
並
增
長
其
精
神
生
活
的
話
，
他
就
無
法
克
服
人
生
必
有
的
低
點
與
考
驗
。
假
如
他
不
實
行
這

種
工
作
，
他
一
定
還
會
再
喝
酒
，
而
假
如
他
再
喝
酒
，
他
一
定
會
死
亡
，
他
的
信
仰
確
實
死
了
。
我
們
的

情
況
正
是
如
此
。

四
八

戒
酒
無
名
會

❖



我
的
太
太
和
我
，
以
高
度
的
熱
心
和
忘
我
的
精
神
，
努
力
幫
助
別
的
酒
癮
患
者
解
決
他
們
的
問
題
。

幸
好
這
樣
子
，
因
為
我
從
前
的
同
事
抱
著
懷
疑
的
態
度
達
一
年
半
之
久
，
在
這
段
期
間
內
，
我
幾
乎
找
不

到
什
麼
工
作
。
這
時
候
，
我
的
身
體
健
康
不
太
好
，
而
且
我
往
往
興
起
陣
陣
的
自
憐
與
怨
恨
，
有
時
差
一

點
就
把
我
趕
回
去
喝
酒
，
但
我
發
現
，
每
當
其
他
一
切
方
法
都
告
失
效
，
協
助
另
一
位
酒
癮
患
者
的
工

作
，
就
可
使
一
天
安
然
渡
過
。
很
多
時
候
在
失
望
灰
心
之
餘
，
我
曾
多
次
前
往
我
以
前
住
進
的
醫
院
，
與

在
那
裡
的
人
談
談
話
，
我
就
感
到
精
神
為
之
一
振
，
而
重
新
站
穩
我
的
腳
跟
，
在
崎
嶇
不
平
的
日
子
中
，

這
正
是
一
種
發
揮
作
用
的
生
活
方
式
。

我
們
開
始
結
交
了
許
多
朋
友
，
而
在
我
們
中
間
興
起
了
一
種
團
隊
精
神
，
我
們
都
感
到
以
隸
屬
於
這

個
團
體
為
榮
。
甚
至
於
在
重
重
壓
力
和
困
難
之
下
，
我
們
也
真
正
擁
有
生
活
的
歡
樂
。
我
已
看
到
成
千
上

萬
個
家
庭
，
開
始
邁
向
有
目
的
而
有
意
義
的
境
域
，
看
到
難
以
解
決
的
家
庭
困
境
獲
得
了
改
善
，
各
種
各

樣
的
宿
怨
與
痛
苦
一
掃
而
空
。
我
已
看
到
許
多
人
從
精
神
病
院
出
來
，
重
新
過
著
良
好
的
家
庭
生
活
，
在

社
會
中
也
重
新
獲
得
重
要
的
地
位
。
許
多
企
業
和
專
業
人
士
，
恢
復
了
身
份
與
名
聲
。
在
我
們
當
中
，
幾

乎
沒
有
不
能
克
服
的
困
難
或
痛
苦
。
在
美
國
西
部
某
城
市
及
其
近
郊
，
我
們
有
一
千
名
會
員
及
家
人
。
我

們
經
常
聚
會
，
以
便
新
來
的
人
可
以
找
到
他
們
所
要
尋
覓
的
團
體
。
在
這
些
非
正
式
的
聚
會
中
，
往
往
有

五
十
人
到
兩
百
人
參
加
。
我
們
的
人
數
和
力
量
日
益
擴
增
。
︵
◥
註
：
到
二
零
零
六
年
時
，
戒
酒
無
名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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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
有
十
萬
六
千
個
組
別
。
︶

泡
在
酒
缸
的
酒
癮
患
者
是
很
難
討
人
喜
歡
的
。
我
們
努
力
協
助
他
們
，
有
時
候
須
用
全
力
應
付
，
有

時
候
使
人
發
笑
，
有
時
候
真
是
悲
慘
的
。
有
一
個
可
憐
的
傢
伙
，
在
我
家
裡
自
殺
了
。
他
不
能
，
或
不
願

意
了
解
我
們
的
生
活
方
式
。

然
而
，
畢
竟
也
有
許
多
樂
趣
。
我
猜
想
，
有
些
人
一
旦
看
到
我
們
表
面
上
那
樣
的
輕
鬆
自
如
，
也
許

會
嚇
一
跳
。
但
再
往
深
一
層
看
，
真
有
一
股
無
比
的
誠
摰
。
信
仰
必
需
不
分
晝
夜
的
在
我
們
身
上
發
揮
作

用
，
否
則
我
們
必
將
滅
亡
。

我
們
大
多
數
人
覺
得
，
我
們
不
需
再
去
尋
求
﹁
烏
托
邦
﹂，
我
們
此
時
此
地
已
經
獲
得
了
這
一
切
。

我
的
朋
友
在
我
們
家
廚
房
裡
那
番
簡
單
談
話
的
情
形
，
在
一
個
不
斷
擴
大
的
和
平
友
善
團
體
中
，
日
復
一

日
不
停
地
重
演
。

︵
畢
爾
乃
是
戒
酒
無
名
會
共
同
創
始
人
之
一
，
他
於
一
九
七
一
年
一
月
二
十
四
日
去
世
。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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